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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

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

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张謇与吴淞的教育
□朱江

张謇与竹行
□羌松延

20世纪初，吴淞的炮台湾逐渐聚集起一批高等学府，使得吴淞成为上海的
大学城。张謇与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吴淞商船学校、江苏省水产学校有着密
切的关系，在吴淞大学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

名噪一时的“火炬牌”手表
□程太和

魏聃年的一张便札
□徐继康

从早年求取功名开始，张謇就往来于通州与海门之间。
而位于通海交界地带的竞化区（大致为后来的南通县通海区）
是其往返两地的必经之处，加上此后兴办有关事业等因，张謇
在地处该区的今南通开发区留下了众多印迹，今择取其中的
竹行一地，略记于下。

朋友圈里的竹行人

在张謇结交的竹行人之中，张衡的知名度最高。张衡，字
莘田，住通州福星沙即竹行镇北约五里之新丰村，世籍海门。
张衡擅画，长于人物、仙佛。

张謇所记两人交往颇多。光绪三年（1877），张謇之父张
彭年与母金氏六十大寿，张衡为二老画像，张謇曾夸“金太夫
人像尤肖”。次年，张衡又为张謇画“张氏吴氏四代支像”，该
像后供奉于常乐张氏家庙。1880年，张謇又记“张莘田为父
绘小像”。1890年，在孙云锦七十寿辰将临之际，张謇请其重
画古佛，并作《古佛像赞》。1895年，已大魁天下的张謇请其

“重摹朱衣神像”，并记“别属海门张衡重摹永之”。直到张衡
去世后的宣统三年（1911），张謇在《题资政府君暨金太夫人
画像》中又记其父母“六十岁时海门张莘田君衡为画之小像”。

张衡去世后，张謇曾为其题乡谥“端懿”匾，并有跋文颂
赞。该匾如今虽有残缺，然仍存于竹行。

要介绍的第二位是黄广介，字励生，通州师范首届毕业
生。张謇从长远计,选择优秀学生留校任教并加以培养，付以
重任，黄是其中之一。他安排“黄励生即从（屠）敬山学，作为
国文助手。”他对黄励生、顾公毅寄予厚望，曾致函“愿望二子
之耐心苦学，启导同学”，并嘱“因材施教，毋拂毋悖，毋蒙倦
志，千千万万！”言辞恳切。设立国文专修科后，张謇“延武进
屠寄（敬山）为教务长，四月开学。謇为名誉教务、庶务长，
（孙）宝书为庶务长，黄广介为管理员”，足见对黄的器重。

待辛亥通州和平光复，黄励生转换了跑道，在张氏兄弟组
织的通州中央队任帮带，后又参股大有晋等盐垦事业。

1916年，张氏兄弟募集资金123万银元，在盐城创办大
纲盐垦公司，委黄为经理。在面对当地民众处理垦事时，书生
气的他“主忍让委蛇以利适人意……不肯以文法武力迫人”，
以致“兴垦未竟全功，资料告罄”。结果，颇感厄苦的黄励生

“辞不任事”，后抑郁成疾，于1923年4月病殁金陵。后灵柩
运通，权置东寺，张謇亲往吊唁。

5月，张謇偕地方要人连日在《通海新报》发布黄励生《追
悼会公启》，对“可用之才，有志之士，中道殂逝”的黄励生深感
不舍与同情，并撰《哀黄生辞》，序曰黄“卒业师范高材生，能读
古书，为博奥谹肆之文”。

追悼会于6月2日在西寺举行。张謇致词时虽痛其“狃于
书生之见，而不能计及深远”，以致大纲公司事失败，但仍褒扬
他“能洁身自好，不屑以私利自污”，并称其为“光荣之失败”。

另据张謇日记记载，光绪二年（1876）二月二十五日，他“往
少田处吊丧”，“晚晤薰南、烟锄、馥棠、少谷、莘田辈。吉甫招饮，
与诸人往，酒兵鏖战，自酉至亥方憩，予之外多醺醺然已”。少
田、吉甫都是竹行人，这一次的“酒兵鏖战”就发生在竹行。

又有管劲丞记述，张衡之子张槎仙，名祖骞，后曾出任南
通残废院、海门老老院院长。

代课教师张謇

关于张謇曾任教竹行一事，笔者最初所见源自《旧时经济
摭拾》一书：青年张謇在南京孙云锦馆初当书记，淮军大将吴
长庆与孙世交，常去访问，因赏识张謇才干，“拟聘为书记。大
家议论纷纷，认为孙公偏爱力保。为了慎重出处，（謇）保荐秦
少牧自代，而径海门竹行黄家教课一年。”

经查，张謇代课之事有其日记为证：光绪二年（1876）三
月，他因“烟锄（按：即秦少牧）嘱为代庖馆事”，于二十三日申
刻到达竹行黄家。当天还记有“晚，莘田、景苏来谈。”张謇居
此期间，张衡频繁来访，两人还一起“散步至野寺中”，张謇曾
为其题《竹林七贤图》。

张謇的竹行塾师生活应该是在愉快中度过的。除了有张
衡等当地好友交流，他还兴之所至留下三篇诗作：一是到黄家
两天后所作《春晚黄氏塾 》，二是为黄老先生赋诗《黄封翁松
鹤图》，三是在其离开竹行之时，以《示别黄氏诸子》勉励读书
立志。但由诗句“西斋一月师”可知，张謇在黄家私塾的任教
时间并非一年，而是一个月。据准确统计则是前后共26天。

1926年4月8日，完成老洪港勘界的张謇在日记中写下
“通、海官绅会勘县界。至老洪港，返经竹行镇，今昔五十年
矣。”虽已时隔整整半个世纪，但重返旧地，还是勾起了回忆，
也可见他对那段竹行时光的印象是很深的。

另，上节所提黄励生，张謇在其《哀黄生辞》序中曾有“黄
生广介，我故人之子”语。至于此处所讲故人，是否与他所代
课的黄家有关，尚待进一步考证。

通海勘界老洪港

“通海两县，向以老洪港分界”。老洪港河穿竹行镇区而
过，当年由镇区向西南不远就是位于江边的港口。1926年前
后，“江心涨沙突起，其分线方向尚未划定”，时因“沿岸涨沙面
积甚广”，而港口附近“有人报领新沙，侵及通邑地址者，非明定
界限，难免不受损失。”于是，南通县知事卢鸿钧“特商承张啬公
昆仲邀集两县官绅会勘”。4月8日上午6时，退啬二老与南通
卢知事及公团代表等由城南别业出发，与海门县周知事等人齐
集张芝山镇公济典，共二十余人。“休憩后展览各种舆图”，九时
许乘小车前往位于江滨的赛戴圩小明沟地方勘察，“旋沿江堤
往老洪港”。据旧报载，当天“日光熏蒸，甚觉炎热，幸赖江风阵
阵，故尚无汗流浃背之概也。抵老洪港时正值江潮盛涨，波涛
澎湃，沙帆隐现，洵绝妙风景。张啬公等命用罗盘针测对，勘定
以艮坤位方向定线。会勘既毕，仍乘小车往张芝山镇，换乘汽
车至小海镇，时已逾午。”另据记载，勘界后，“遵照张啬公意见，
于分界处树立浮标……以重管辖，而杜纠纷”。

虽年事已高且天气炎热，但张謇于勘界返通后即作《同两
县知事定通海江界》一篇，为竹行地方留下又一份美好的历史
文化记忆。

征 稿

20世纪初，吴淞的炮台湾逐渐聚集
起一批高等学府，使得吴淞成为上海的大
学城。炮台湾原为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
的滩地，后因为清政府在此设立炮台而得
名。炮台湾地价便宜，又有淞沪铁路延伸
至此，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先后有复旦
公学、中国公学、吴淞商船学校、江苏省水
产学校、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国立政治大
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等入驻吴
淞，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页。其中，张謇与前四所学校有着密切的
关系，在吴淞大学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推
动作用。

张謇是复旦公学初创时期的重要支持
者。马相伯于 1903 年始创震旦学院，
1905年因与总教习南从周在教务问题意
见分歧，马相伯率学生出走，另创复旦公
学。张謇认为“多一学堂，未始无益”，而
且认为复旦公学“系中国自办学堂，更责无

旁贷，必合力图成，与教会乐与人为善之宗
旨，当不相背”。因此一方面应耶稣会之
请，担任震旦学院的董事，支持震旦的复校
工作；另一方面为复旦公学的开办奔走呼
号。1905年3月25日，张謇、王清穆、曾铸
等多位士绅在上海一品香酒店集议，吁请
马相伯主持复旦校务、讨论筹资办学事宜，
同时考虑暂借吴淞陆军公所的空房先行办
学。随即张謇和王清穆给两江总督周馥等
发电报，得到周馥的赞同，周馥指示上海道
与军方洽商，获得军方的支持。3月29日
张謇“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得万元”。之
后。张謇、曾铸、严复、熊希龄等人应马相
伯之邀，担任复旦的校董。9月14日，复
旦公学在吴淞举办开学典礼。11月 22
日，张謇邀请刚从广西来到上海的郑孝胥
参观复旦公学，陪同参观的还有陈宝琛、王
季樵、赵凤昌等人。复旦公学在吴淞一直
办学到1911年。

张謇也是中国公学的坚定支持者。
1905年底，日本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要求，
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
之规程》，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
夺中国留学生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等
自由，大批留日学生被迫回国。1906年1
月，13省的归国留日学生代表在上海开
会，决定自办学校，定校名为“中国公学”。
两江总督端方答应每月资助中国公学
1000两，并拨吴淞炮台湾海军衙门西百余
亩官地作为校址。1908年9月13日，中国
公学开董事会，张謇被推举为董事会会长
（总董）。张謇在任内多方筹款以维持中国
公学的运作，1912年，张謇率中国公学的
董事，多次与北洋政府财政部交涉，要求把
前清上海道蔡乃煌存放在比利时驻沪领事
馆的源丰润等户抵押的房产、股票，交中国
公学充作经费。

张謇还是吴淞商船学校和江苏省水产
学校设校的倡导者，以及两所学校的创办
人之一。1905年，张謇就创办江浙渔业公
司事宜咨呈商部，提及未来准备兴办的五
项工作，其中就有在江浙渔业公司附近建
立水产、商船两个学校的设想，“选渔业各
小学校毕业学生，聪明而体弱者令学水产，

其强壮者令学驾驶”。
同年张謇的《呈南洋大臣议略》，设想水

产学校讲授捕鱼器具的制作，以及养鱼、腌
鱼、冰鱼、晒鲞的工艺，而商船学校学生在校
两年练习驾船。张謇认为“水产学校兴则关
系渔利，商船学校兴则关系海权。二者利民
居三之一，利国居三之二”。

鉴于江浙渔业公司才在吴淞设立的初
等小学校，学生毕业后方可升入拟议中的水
产学校，因此张謇决定先办商船学校。张謇
感慨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设有专门的
大学培养航运人才，不仅仅是与商务，也同
海军有密切的联系。中国长期缺乏航运人
才，轮船公司里的驾驶和机务人员都由外国
人支配，不但利权受损，也无法造就本国人
才。世界商战惨烈，如果要确保主权，并且
辅助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据1907年
7月17日《申报》刊登的张謇致上海道台瑞
澂的信中可知，“基址已于四月初一日开工
填筑”，1907年5月12日张謇利用已经筹集
的资金开始商船学校的地基建设。在张謇
的努力下，江苏省水产学校于1912年设立，
1913年获得吴淞炮台湾复旦公学原校址土
地建设新校区。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中国航业公司拟筑吴
淞码头堆栈购进地址图》，原
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如今只要说起魏聃年，大家都会在他的
名字前加上一个“傲骨廉吏”，使得这位嘉庆
年间署理掘港主簿的形象一下子冷峻逼
人。其实，“傲骨”只是他形象的其中一面而
已，他留给后人的印象，更多的是一位文人。

他是顺天通州潞河人，也就是今天北
京市通州区人。他的生卒年失考，只知道
他在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由议叙署任
掘港场主簿，而这一职务在道光《如皋县续
志》中并未记述，反而记载在光绪《通州直
隶州志》卷八的《秩官志上·文职表五》上，
任职只一年。有趣的是，两年后，也就是道
光元年（1821），他又出任如皋典史。主簿
虽然职务不高，但是知县的重要助手，为正
九品。这个掘港场主簿更是与众不同，自
雍正九年（1732）因皋东地区辽阔，距县城
遥远不便管辖，经朝廷批准，在掘港场复设
主簿一职以处理民事，所以这个掘港场的
主簿，便是皋东地区最主要的行政长官。
而典史，仅是县令的佐杂官，掌管缉捕、监
狱等杂事，不入品阶，属“未入流”。魏聃年
的官，怎么会越当越小呢？今人推断当年
掘港场主簿缺人，先由他代理，后来主簿朝

廷有了正式人选，魏聃年只能就任如皋典
史了。魏聃年在典史的岗位上一直干到道
光七年，之后便再也没有了消息，原因是他
去世了。道光《如皋县续志》卷六《列传·名
宦》有他一篇小传：

魏聃年，字野堂，直隶通州人。由诸生
以四库誊录分发江南，为大吏所器重，遂补
皋邑典史。莅任日，役以金献，公毅然曰：

“尔金何自来？予司督捕,岂受尔金？四境
安枕，是吾利也，否则法不尔贷！”由是阖境
肃然。后卒于官，贫不能归，葬城东门外。

魏聃年死于典史岗位上，因为穷，不能
运回老家，就埋葬在如皋城的东门外。一
个“未入流”的典史能够进入《列传·名宦》，
足见如皋人对魏聃年的认可，这段文字也
是后来魏聃年被称为“傲骨廉吏”的由来。

其实，在时人眼中，魏聃年的身份更多
是一位书画家，清人刘瑗在《国朝画征补
录》下卷中记载：“魏聃年，号野堂，潞河
人。官皋县典史。官极卑，骨极傲，议论极
宏博，性极恬澹。工诗善画。”曾任奉天承
德县典史的张虎士也有一首《题魏野堂画
蟹》诗：“不住江乡那得知？江乡风物是如

斯。红尘满面君休笑，记得霜清月白时。”
可见魏聃年善画。

魏聃年还得到了“一代文宗”阮元的认
可，在《定香亭笔谈》中有《书魏野堂诗后》
诗二首，其一云：“才高遇蹇总休谈，味遍琳
琅似酒酣。诗竟如斯官未称，公犹若此我
何堪？空除野马澄银海，拟并牟尼供雪
龛。前度渔洋亦司李，动人惆怅最江南。”
阮元把魏聃年比喻为清初的大名士王渔
洋。一个连品秩都没有的典史，被本朝的

“三朝阁老、九省疆臣”推崇到这个程度，魏
聃年足可瞑目矣。

今天，魏聃年反复被人提起，是因为一
部书。他曾请当地人洪允恭、吴麐收集、整
理、编校自明万历至清嘉庆间掘港“土著、
侨寄、现居本境”者二百多人的一千六百余
首诗作，命名为《蠙山诗钞》，一共十二卷。
令人奇怪的是，《蠙山诗钞》刊刻于嘉庆十
一年（1806）冬，这是他代署掘港场主簿的
十三年之前，说明魏聃年早早就活动于掘
港了。收拢明清二百余年来皋东文人的烟
霞啸傲、气血风骨于一卷，聚沙成塔，一个
外地人为皋东留下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化

遗产，魏聃年功莫大焉！同治《如皋县续志》
卷十六将这部诗集著录，不少诗人也以其诗
能入此编为荣，如管黌的小传中就有“魏野
堂少府选其诗入《蠙山诗钞》”之句。对一个
一辈子活得窝囊憋屈的小文人而言，还有什
么比这更为风光的呢？

魏聃年的传世墨迹极罕，敝斋之中，有
他一张便札：

奉惠毫三管，蕲检入，第不识能否合
用？昨晚新房针黹，果以假寐得之，佩服佩
服，此请早安！弟聃年顿首。

这疑似写给一位女子的。魏聃年给她送
来三支毛笔，就在他小睡的片刻时间里，这位
女子便完成了一件女工艺术品，这让魏聃年
很是钦佩。这张便札没有上款，不知这位女
子为何人，但从魏聃年的语气来看，应该是他
极为熟悉的一个人，而且艺术素养很高。

魏聃年“由诸生以四库誊录”出身，字肯
定是写得极好的。细看这张便札，书法风姿
俊爽，典雅遒劲，加之写在一张桃叶笺上，显
得格外的秀逸。

岁月留下一张小小的纸条，让我们在“傲
骨”之外，又看到了魏聃年似水柔情的一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通手表厂生
产的“火炬牌”手表，曾名噪一时，现在有印
象的人可能不多了。

四五十年前，“三转一响”（手表、自
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是每个家庭都希
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那时候，小青
年处对象差不多要成家的时候，男方最
烦恼的就是怎样配齐“三转一响”。没有

“三转一响”就不要想如期迎娶新娘。市
场有需求，地方工业就要为市场需要服
务，南通先后办起了手表厂、自行车厂
（1976 年生产长江牌 ZA76 型自行车

3000 辆。1984 年 7月份后与上海自行
车厂联合生产永久牌ZA51型载重自行
车）、缝纫机配件厂、无线电厂（曾生产丰
收牌301-A型收音机、丰收牌JT301-B
型晶体管收音机、丰收牌JT301-C型三
管晶体管收音机）等。

南通手表厂由南通韬奋印刷厂于
1975年下半年筹建，地址在南大街97号，
筹建初期，有职工110余人，工厂占地面积
27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固定
资产原值150万元。当时，江苏境内生产
手表及手表零部件的除南通手表厂外，还

有南京手表厂生产“钟山牌”手表，苏州手
表厂生产“苏州牌”手表，无锡手表厂生产

“梅花牌”手表，扬州手表厂生产“琼花牌”
手表。南京的“钟山牌”手表以价廉物美闻
名。扬州生产的“琼花牌”手表八十年代初
期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过广告，“古老
的扬州，美丽的琼花，以琼花命名的‘琼花
牌’手表，畅销祖国各地”，这是当时“琼花
牌”手表的广告词。

与上述几家手表厂相比，南通手表
厂的起步相对较晚，起初只是生产简单
的手表零部件。南通手表厂虚心向先进

厂家学习，先后派人赴南京手表厂、西安红
旗手表厂学习，组织科研攻关小组，攻克生
产技术难题。经过全厂人员的共同努力，
终于生产出了“火炬牌”17钻全钢防震单
历表。此表不仅防震，还防磁、防水，市场
零售价只有65元（当时9钻的“钟山牌”手
表售价也达35元）。“火炬牌”手表是真正
的价廉物美，一时间供不应求，需要凭“计
划票”才能买到。南通地区戴“火炬牌”手
表的人愈来愈多，南通手表厂的知名度、美
誉度也越来越高。南通手表厂多次受到轻
工系统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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